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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
我出生的那个小镇叫安

镇。小镇不大，从上到下只有一
条直肠子一样的主街。客运站、
小旅馆、银行、菜市场、铁器社、
邮局、镇医院、裁缝铺、皮革店，
中小学分列街道两侧。镇子虽
小，但有了这些商铺的存在，安
镇便有了浓浓的烟火气息。

曲叔住在我家前院。曲叔
是屠夫，他和曲婶在市场上摆摊
卖猪肉。

曲叔家的猪是自产自销，买
母猪受孕产崽后，精心喂养，养
大了出栏。

曲婶大个子，肩宽臀肥，有力
气。每年家里猪圈内的几十头
猪，都是曲婶从小猪崽子开始，一
口一口给喂大的。据说每天喂猪
的猪食菜，都要剁上十几筐。

猪食菜都是曲叔和曲婶从
西大地的荒甸子上采来的，每天
都要背回几麻袋来。

安镇上的人都说，曲家的猪
肉好吃，香！又说，那两口子也
真能吃苦。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到
曲叔家的门口，围了很多的人，
我看到妈妈也在人群中。

我喊了妈妈。
妈妈和我回家。路上，我问妈

妈：曲叔家门口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妈妈说：你曲叔在市场卖肉

时，和肖胖子打架，把肖胖子杀
了，你曲叔被派出所的吉普车拉
到县里去了。

我问我妈，曲叔和肖胖子为
什么打架呢？

我妈摇头说不知道。
停了停，妈妈叹了口气，说：

两个孩子那么小，你曲婶今后的
日子可怎么过呀？

曲婶有两个儿子，大的八
岁，小的六岁。妈妈说的没错，
曲婶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杀人偿命，这是古理。半年
后，曲叔被公安押回安镇执行枪决。

曲叔是在安镇的西河边的河
滩上被枪决的。那天，西河边的
河滩上围满了人，我和妈妈也去
了。妈妈和我说，儿子，咱们最后
看你曲叔一眼，算是给他送行了！

妈妈说这话时泪眼汪汪。
我突然想到了曲叔以往对我

家的好，我家没少吃曲叔给送过来
的猪血肠。有一次，曲叔杀完猪，
直接把接猪血的盆子端到我家，告
诉我妈，这次没灌血肠，你蒸血豆
腐吃吧，佐料我都给你调完了。

我妈接过猪血盆，说，谢谢
他曲叔！

但让我不理解的是，吃饭
时，妈妈把蒸好的血豆腐端上
桌，爸爸不但没吃，还把血豆腐
给扣在屋地上，发疯一样地叫
喊，以后不要吃他送的东西！

我妈没有和我爸爸吵，她坐
在炕沿儿上一直哭……这天晚上
睡觉时，我发现我爸在我妈耳边
极力地讨好道歉，我佯装睡着。
不一会儿，我感觉到我爸趴在我

妈的身体上，妈妈长吁了一声，我
爸的喘息声开始浓重起来……

正是秋天，西河两岸大地里的
庄稼，被秋风吹得摇摆不停，飒飒
作响。曲叔是被一辆大卡车押过
来的，他戴着手铐、脚镣站在河滩
上，放眼望着四周的父老乡亲们，
最后曲叔的目光落在了人群中我
妈的脸上，他眼里盈满泪水，看着
我妈时，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我妈不忍直视，别过头来。
河流淹没了枪声，曲叔倒在

河滩上……
曲叔被枪毙的那天夜里，我

躺在妈妈的身边，望着天棚，漫
无边际地想着。秋夜里的月光，
洒进屋子里，有一种很冷清的感
觉。我突然觉得浑身上下很冷
很冷，便一下抱紧了妈妈。

曲叔被枪毙后，曲婶再不是
那个高大的女人了，仿佛一夜之
间矮了一大截。

有一天，曲婶见到我就说，
孩子，你知道你曲叔为什么杀了
肖胖子吗？

我摇头。
曲婶说，为了帮你妈。
帮我妈？待我要详细询问

时，曲婶转身走了。
为了解开曲婶说的“帮我

妈”之谜，我去了市场。曲叔的
猪肉摊西向一千米左右，是张剃
头的理发铺。张剃头是我同学
张军的爸，他认识我，我和张军
去过他家里玩。

在理发铺门口，我碰到我堂
哥，当时他已在镇北的针织厂上
班。堂哥手里拎着录音机，录音
机播放的是邓丽君唱的《何日君
再来》。当时邓丽君的歌在大陆
刚刚流行。堂哥甩了一下他那
头长发，告诉我，晚上去他那里
听歌，他买了邓丽君的新带。

我点点头。
进了理发铺，我答应张剃头

多帮张军辅导学习，张剃头才肯
说：你曲叔那天真是帮你妈才和
肖胖子动手的。那天你妈在猪
肉摊前和你曲叔唠嗑，肖胖子走
过来，笑嘻嘻地掐了一下你妈的
屁股。你曲叔看到了，拎着刀俩
人扭打起来。你曲叔被肖胖子
压在身下时，动了刀，连捅几刀，
肖胖子就趴在那里不动了。

回到家，我再问我妈，曲叔
和肖胖子为什么打架呢？

我妈和上次一样，摇头说不
知道。我看着妈妈的眼睛，想尽
量从她的目光中捕捉到更多的
信息，但妈妈非常淡定，目光空
洞，没有任何内容。

我不再问。那一刻，我突然
觉得自己长大了。

蓝
我到省城打拼几年后，生活

开始井然有序。那时我处了一
个女友，她叫鞠小梅。那一天，
我想回老家安镇看我妈。安镇
我已经好久没回去了，每次回安
镇都会有一种隔世的感觉。常人
眼里，安镇每天都在变化，并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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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越好，新房一片片出现，也在
增高。道路硬化之后，宽敞又干
净。镇里的人都喜气洋洋的。
我家旧房终于也拆迁了，我妈迁
到了镇西的新居，一处有明亮大
窗、集中供热的三居室。可听镇
里小学同学告诉我，我妈这一段
比较怪，总是回到旧居那一片瓦
砾中去，在旧日自家和邻居家的
瓦砾上寻寻觅觅。

鞠小梅突然宣布和我分手
——一切来得毫无征兆。我们已
经同居了，租住在一间房子里。

鞠小梅提出分手，给了我
当头一棒。

那天早晨，一缕阳光漫进那
张大床上时，鞠小梅睡眼惺忪地
伸着懒腰，起床去了卫生间。

不一会儿，卫生间淋浴的
喷头哗哗的水流声，惊醒了我。

我燃着一支烟，烟雾缭绕
中，我突然想起昨晚鞠小梅和我
做爱时，没有像从前那样欢快。
当时，鞠小梅像一条鱼——一条
停止了呼吸的鱼，任我摆布。

这令我很不惬意。也令我
困惑，无从找到其中的答案。

喷头的水流声停止后，鞠
小梅裸着身子走出卫生间。鞠
小梅站在床前擦干身子，很麻
利地把乳罩戴在胸前，又转过
身把后背给了我，让我把乳罩
的带子从后面给她扣上。

我把正在吸的烟掐灭在烟
缸里，腾出手来给鞠小梅的乳
罩带子扣上。

鞠小梅穿好衣服，走到门前
又折回来，她说，我们分手吧。

我听后，几乎从床上一跃
而起，问，为什么？

鞠小梅没有回答，走出了
房门。

接下来是鞠小梅的关机。
再接下来鞠小梅失踪了。
我的心情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之中。到了夜晚，我是一定要把
灯闭上的，燃着蜡烛，呆呆地看着
蜡烛的躯干一根又一根地燃尽。

早晨，我走到卫生间淋浴
的喷头下，把水打开，任水流直
泻。想象里，喷头的水流中，鞠
小梅甩着长发，裸着白皙的身
子站在那里。

喷头下，我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

当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鞠
小梅和我分手，是因为她爱上
一个有钱的男人时，我便开始
不在心里回忆那份美好了，甚
至还有些憎恨。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调整
自己。我想要去旅游。我就坐
上了开往一个城市的绿皮火
车。与我对铺的是一位母亲带
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
孩一脸笑容，总是在铺位与过道
之间蹦蹦跳跳。小女孩还问我，
叔叔，你怎么不站起来玩儿啊？

我不答，只冲着小女孩笑
笑。小女孩就过来纠缠，叔叔，
那你给我讲故事可以吗？

我就给小女孩讲格林童
话，还讲《克雷洛夫寓言》中的
那个小蜜蜂，还讲日本童话大
师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

讲累时，我就仰脸闭目，小
女孩就又开始蹦蹦跳跳玩去了。

闭目时，我想到自己如果
有分身术多好，那么此时的我，
一定会在我居住的城和另一个
男人搏杀——

一道黑幕把天空遮得不透
一丝光亮。我潜伏在桃花巷
36号一处民宅院里，手里的刀
刃，在暗夜里闪着冰冷的寒
光。院子的木门“吱扭”一声开
了，我看见鞠小梅挽着一个胖
男人走了进来。

我冲了上去，那个胖男人
被我一刀毙命。黑夜里，鞠小
梅以为遭遇劫匪，跪在我面前，
乞求饶她一命。

我从胖男人的身体上，把
刀子拔出来，用舌头舔了舔刀
刃上的血迹，然后弃刀而走。

从梦里醒来，火车也到站
了，我和那个听我讲童话的小
女孩道声再见，走出站台。

我直接走进站前派出所，
告诉民警，我是来自首的，在A
城杀了人，还说出了行凶的地
点：桃花巷36号一处民宅。

民警立即联系A城警方，半
小时后，对方回电称：A城近半个
月没有发生凶杀案。站前派出
所，把我当作精神病人释放了。

我在这个城市逗留了几天
后，觉得没意思，便乘车返回了
自己居住的城市。回来后的一
天，我出于好奇，想去验证下是
否真的有桃花巷这条街。

我怀里揣上刀，打上一辆
出租车，坐在车里告诉司机，去
桃花巷36号。

司机点点头。
司机的点头证明这条街还

真的存在，这令我感到很奇怪。
出租车直接把我拉到了桃

花巷36号的门前。这是一处平
房住宅，我用手拍了几下木门。

木门的外面上着铁锁，我从
门缝向院内看，看见院子里有一
个囚人的大笼子。外表看上去
这个笼子不是铁制的，好像是黄
金制作的，闪着金黄色的光。

鞠小梅被囚在这个黄金笼
子里面。

这时，一个胖男人从屋子
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几块鞠小
梅平时爱吃的夹心巧克力，走
到金笼子面前说：我的金丝鸟
儿，该吃饭了！

我看到鞠小梅狼吞虎咽地
吃……

我看不下去了，直接去派
出所报了警。

报警后，我就坐车回到老家
安镇。在老家旧居那里，我妈坐
在瓦砾堆上，埋头找着什么？

我问：妈，你在找什么？
我妈告诉我：她在找我爸

丢失在这里的打火机。


